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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疯女”故事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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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纵观中国古代小说，不论文言、白话，故事重写都是极普遍的现象，如“黄粱梦”、“南柯梦”型故事简直数不清以不同的方式写了多

少次。这方面，“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和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可知。至于

其中原委，解释者多，最切近事实的答案应该是：中国人历史感很强，虚构的故事如果不经过长时间的流传，无法取得真实感。所以《三国

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需要“世代累积”，方能成就长篇章回的格局；所以梁祝、白蛇的故事不得不在民间传播数百年，方能

进入正统文人的视野。 

    清代文言小说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无怪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清代文言小说为“拟晋唐小说”，其主要原因，即清

代文言小说中不少篇章是模拟或重写晋唐故事。故事重写除了重写前代的旧事，也重写清代才出现的“新闻”[1]，如清代中后期文言

小说因袭《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下面要讨论的“麻疯女”故事簇，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麻疯女”故事中最知名的当是《夜雨秋灯录》中的《麻疯女邱丽玉》[2]，这个故事的梗概是：南方一个地方有一种奇特的风

俗，年轻女子患了麻疯病之后，家人会帮她找一个年轻男子来“过癞”。所谓“过癞”，即篇中邱丽玉对陈绮所讲的：“此间居粤西边

境，代产美娃，悉根奇疾。女子年十五，富家即以千金诱远方人来，过毒尽，始与人家论婚觅真配。若过期不御则疾根顿发，肤燥发

拳，永无问鼎者。远方人若贪资误接，三四日即项有红斑，七八日即体遍瘙痒，年余拘挛拳曲，虽和缓亦不能生。”一个无辜的年轻男

子被送进藏着阴谋的洞房中，但善良的女主人公没有像世俗之那样做，而是将真相告诉男子，并帮助他逃出去，自己来承受这令人恐惧

的恶疾。病发之后女子被逐出家门，她虽然失去美貌，却没有失去生命。怀着生的本能和希望，她去寻找那个男子，被同样善良的男子

收留，这当然给男子的家庭带来许多麻烦。正当女子寻求自尽时，奇迹发生了，她去喝毒酒（毒蛇所浸而成的酒），毒酒却治愈了她的

病，恢复了她的美貌和一切。 

    倘若除掉宣鼎的藻绘渲染，这个传奇故事的要素只有四个：（一）恐怖的疾病——“麻风”；（二）奇特的风俗——“过癞”；

（三）善良的女主人公；（四）蛇酒对癞病神奇的疗效。至于长途跋涉，种种巧合，倒在其次。尽管作者详尽地描写了“过癞”，故事

中，“癞”并没有“过”，只是作为讲述故事的背景，而不是中心。作者通过第一、第四两个要素及整个故事来突出的是第三个要素─

─邱丽玉的善良。要了解宣鼎对故事的改造而发生的意义，我们必须回过头去了解这个传说的来龙去脉。 

一、关于广东过癞传说的早期记载 

    麻风（一作麻疯），又名癞风、疠风[3]，即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侵犯皮肤、周围神经或内脏，患者皮肤麻木、变厚、颜

色变深、形成结节，毛发脱落，感觉丧失，手指、脚趾变形。此病虽然直到解放后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早在唐代，就对此病有很多

了解。如被誉为近世麻风病专家之祖的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详细地记述了他经手治疗的600馀例麻风病的经验和结果，他认为麻风

病有十分之一可以治愈。 

    宋代，过癞之说已见记载。周密《癸辛杂志后集·过癞》云： 

闽中有所谓过癞者，盖女子多有此疾，几觉而色如桃花，即此证之发见也。或男子不知而误与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知其

说，则多方诡诈，以误往来之客。杭人有嵇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独行，颇有姿色。问所自来，乃言父母所逐，无所归。

因同至邸中。至夜，甫与交际，而其家声言捕奸，遂急窜而免。及归，遂苦此疾，至于坠耳塔鼻，断手足而殂。癞即大风疾也。 

    这里虽然讲了一个故事，但故事本身并不重要，只是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过癞”，与清人的“麻疯女”故事不同。故事中男方虽有

名字，却无意义，故事的重心在于“过癞”，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原始的“过癞”故事类型。 

明人祝允明《猥谈·癞虫》云： 



南方过癞，小说多载之。近闻其症，乃有癞虫自男女精液中过去，故此脱而彼染。……若男欲除虫者，以荷叶卷置女阴中，既输洩

即抽出叶，精与虫悉在其中，即弃之，精既不入女阴宫，女亦无害也。此治疗妙术，故不厌猥亵详述之。 

    祝氏关心是“治疗妙术”，可惜他的这种说法没人接受。但他提到“小说多载之”值得注意，也许宋明之间，还有相关资料没有发

现。 

    到清初，“过癞”之说已广为人知。康熙间浙江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数次谈到潮州的大麻疯：“潮州大麻疯极多，官为立麻

疯院为养济院之设也。在凤凰山上聚麻疯者其中，给以口粮，有麻疯头治之，其名亚胡，衣冠济楚，颇能致富。人家有吉凶之事，疯人

相率登门索钱索食，少则骂詈。必先赂亚胡，求片纸粘门，疯人即不敢肆院中。有井名凤凰，井甘冽，能愈疾。疯者饮之即能不发，肌

肉如常。若出院不饮此井即仍发矣。入院游者，疯头特设净舍净器以款之。其中男女长成自为婚匹，生育如常人。”[4]吴氏此书关注

的内容主要是岭南的风俗庶政和风物特产，他对麻疯院的记载，多出于对庶政的关心，但有着志怪趣味的他[5]，没有忘记顺便记载一

个耸人听闻的说法，那就是“过毒”：“疯女饮此水，面目倍加红润光彩。设有登徒子犯之，次日其女宿病已去，翩然出院，而登徒侵

染其毒，即代其疯，不数日眉须脱落，手足麻痹，肢节溃烂而死矣。”番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则记载得更详细：“粤中多疯

人。……其疯初发，未出颜面，以烛照之，皮内赭红如茜，是则卖疯者矣。凡男疯不能卖于女，女疯则可卖于男，一卖而疯虫即去，女

复无疾。自阳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桥茅店之间，数钱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谓过癞者也。”[6]直到清末，吴趼人还在《二十年目

睹之怪现状》中还记载了这种风俗（当然更小说化了，语句全袭《客窗闲话》），并说：“这麻疯是我们广东人有的，我何必讳他。”

（第六十回） 

    实际上，麻疯病对于广东尤其是粤东的潮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如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五寺观附）中明确记载各县的癞民所

十数处，额内癞民多达七百余人，可见的确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广东人特别是潮州人似乎并不愿意提到这件事，更不用说去探讨起

源对策了，所以修志之时总是回避这个最有地方特色的东西，以至于给今天讨论当时具体情况时带来一定的困难。乾隆《潮州府志》之

所以记载各县的癞民院可能由于它们是捐款建造的，修志者不能埋没了捐款者的贡献（乾隆《揭阳县志》卷八等也有类似的例子）。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既然早就有“过癞”的传说，为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麻疯女”的故事呢？我认为古人志怪传奇大

多重实重奇，所载故事很少纯粹出于心裁（如《玄怪录》中的《元无有》之类的游戏之笔），而是有所依傍，或依傍晋唐小说（旧

事），或依傍当时传闻（新闻）。清初，“过癞”只是作为风俗作为一种知识，而在乾隆间，或稍早些时候，出现过一个女子，像《秋

灯丛话》所记载的那样，用超出常人的品德和牺牲精神，使一种虽荒唐而有趣的风俗变成一个极有意味的讲述背景，所以才被人关注、

记录，然后不断地被重写，直到《麻疯女邱丽玉》将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形象推向顶端。在这一过程中，“过癞”传说也由地理类笔记进

入轶事笔记，继而进入小说，由讲述的中心变成情节叙述的背景。 

    为什么会产生“过癞”的传说呢？从上引数文可见看到，对过癞的描述并不一致，总体来说，男女性关系是一种传播方式，一如今

天的性病、艾滋病传播。但性关系传播病毒是相互的，大多数故事中的癞则是单向的“过”。如《广东新语》云：“凡男疯不能卖于

女，女疯则可卖于男，一卖而疯虫即去，女复无疾。”应该是“过癞”传说的典型形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呢？“在许多原始部落

中，酋长或巫师代替新郎首先与新娘交媾是一种宗教义务……初夜权本来不是特权，而是义务，并且是一项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义务。这

项义务之所以必须有酋长、祭司、巫师之类人物来承当，理由在于下述原始观念：处女膜流血是不洁净、不吉利的征象，它对于新郎具

有极大的危险性。只有具有神性或超自然功能的男性权威方可抵御此种污秽侵害的危险。”[7]“过癞”传说应该与这种原始观念有

关。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断定，典型的“过癞”应该发生在新婚之夜。事实上，包含这种情节的故事正是“麻疯女”故事的主流。 

二、乾隆年间“麻疯女”故事的出现 

    今见最早的“麻疯女”故事记载于初刊于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的王椷《秋灯丛话》卷十一第十五篇： 

    粤东某府，女多癞疾，必与男子交，移毒于男，女乃无患，俗谓之“过癞”。然女每羞为人所识，或亦有畏其毒而避者，多夜

要诸野，不从则啖以金。 

    有某姓女染此症，母令夜分怀金侯道左。天将曙，见一人来，询所往，曰：“双亲早没，孤苦无依，往贷亲友为糊口计。”女

念身染恶疾，已罹天罚，复嫁祸于人，则造孽滋甚。告以故，出金赠之。其人不肯受，女曰：“我行将就木，无需此。君持去，尚

可少佐衣食。毋过拒，拂我意。”其人感女诚，受之而去。 

    女归，不以实告。未几，症大发，肢体溃烂，臭气侵人。母怒其诳，且惧其染也，逐之出，乃行乞他郡。至某镇，有鬻胡麻油

者，女过其门，觉馨香扑鼻，沁人肌髓，乞焉。众憎其秽，不顾而唾，一少年独怜而与之。女饮讫，五内顿觉清凉，痛楚少止。后

女每来乞，辄挹与，不少吝。先是，有乌梢蛇浸毙油器中，难于售，遂尽以饮女。女饮久，疮结为痂，数日痂落，肌肤完好如旧。

盖油能败毒，蛇性去风，女适相值，有天幸焉。 

    方其踵门而乞也，睹少年即昔日赠金人，屡欲陈诉，自惭形秽，辄中止。少年亦以女音容全非，莫能辨识。疾愈，托邻妪通

意，少年趋视不谬，潸然曰：“昔承厚赠，得有今日，尔乃流离至此，我心何忍！若非天去尔疾，竟觌面失之，永作负心人矣。”

唏嘘不自胜。旁观啧啧，咸重女之义而多少年之不负其德也，为之执伐，成夫妇焉。 



这个故事与宋代的“过癞”故事最大的区别在于，故事中善良的女主人公，正是她过人的品格，使这个故事有了全新的面貌。有牺牲，

自然就有报答，于是癞病意外地被治好，结局是读者喜欢的大团圆。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视为“麻疯女”故事的基本类型。 

    治好癞病的毕竟不是义和德，而是蛇油。为什么选择蛇油（以后多作蛇酒）呢？蛇入药可以祛风疾在今天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实

际疗效上，显然不可能像故事中那样神奇，之所以人们会有这样神奇的事情发生，不仅仅是小说家的渲染，也缘于老百姓对蛇的崇信。

吴震方《岭南杂记》上卷记载道：“潮州有蛇神，……尊曰游天大帝，……凡祀蛇者蛇尝游憩其家，甚有问神借贷者。”同卷又云：

“粤东尚巫信鬼，故妖惑之得以祸福人，蛇神不独潮，东莞亦有之。”之所以蛇作为传说的一部分出现，这种对蛇的崇拜是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正因为蛇是神，它才能为女子的贞节所感动，自动来为人治病。《麻疯女邱丽玉》中干脆将蛇写成千年不遇的蛇王，更突出了

蛇所含的神性。《白蛇传》写到白素贞盗药、开药店，其实也源于这种蛇崇拜。另外，蛇能蜕皮在古人看来如同再生。喝了蛇酒（或蛇

涎），自然也可以像蛇一样蜕去病变的躯壳，获得新生。 

    正因为题材的特殊，这个故事甫出即颇受关注，如嘉庆元年（丙辰，1796）刊行的《异谈可信录》就照录了《秋灯丛话》里的这篇

故事（原未注出处），并加上标目《过癞》[8]。但就故事本身而言，显然存在一些漏洞，如“先是，有乌梢蛇浸毙油器中，难于售，

遂尽以饮女。”似乎存心谋害。光绪五年（己卯，1879）刊行问世的杜求煃《茶余谈荟》中也有一则“麻疯女”故事──《奇缘》（卷

下），几乎完全抄袭这个故事。倘若比较二者，很容易看出后人对这个故事的不满。 

    （前略）女乃行乞他郡。一日至某邑，有鬻胡麻油者，女过其门，觉馨香扑鼻，腑肠皆适，乞焉，众憎其秽，不顾而唾。一

少年独怜而与之。女饮讫，五内清凉，痛痒少止。后女每乞，少年辄挹与不少吝。女疮结为痂，旬余痂尽脱，肌肤完好，肆中人共

异之。先是，有巨蛇浸毙油器内，人不知也。至是器尽乃见之，始知油能去毒，蛇能去风。女幸值之，盖有天焉。方女之行乞也，

睹少年即昔日赠金者，屡欲陈诉，自惭形秽而止。少年亦以女音容全非，莫能辨识。疾愈乃托邻妪通意，少年趋视不谬，流涕而言

曰：“我不有卿，何有今日，赠金之惠，无日忘之。若非天去卿疾，竟觌面失之，永作负心人矣。”唏嘘不自胜，女亦泣不能止。

旁人称羡不已，咸重女之存心，而多少年之不负也，为之执柯，偕琴瑟焉。 

    很明显，作者强调“人不知也”，“屡欲陈诉，自惭形秽而止”，显得更加自然。此篇虽出于《麻疯女邱丽玉》之后，但似乎并未

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少数词汇如“墓木已拱”等）。这说明轶事体的记载的传承性，而真正富有艺术个性的传奇在故事流传的系列中

则显得单薄。因为以轶事的态度去记述与以传奇的态度去叙述在根本是不同，轶事的目的只是“广见闻”──此书容园词客跋正是这样

说，并且不避重复（容园词客云此书所记之故事“为予所习知者，十之三四”），重复时没有大的本质的变化，其变化仅仅反映故事本

身在流传中的变化，而不是作者对故事的驾驭。 

    广东东莞的欧苏在《霭楼逸志》（乾隆五十九【甲寅，1794】年刊）卷六《贪欢报》以“麻疯”为中心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

叙某生所通之婢被“疯人要而淫之”，生惧传染，让其“远嫁村翁”，不想其“连生二子”，“并不见有疯疾浮现”，反而显得更加漂

亮。“生挽婢复温情好”，婢不能拒绝，但结果是，生“眉发俱脱，成大麻疯。”第二个故事小异大同，不赘。在这个故事中，“过

癞”发生了两次，但与一般传说的“过癞”不同，作者的解释是：“谚云孝义疯疮，伊古以来，夫妇并无传染，信斯言也。此生婢之所

以嫁而生男，共相安于无事，暨生贪淫念炽，数年积毒，尽萃一身，天竟加以奸人妻妾之律矣。……可知谚语之确也。然吾闻水上舟妓

强半出于疯林，故子弟游耍者，多染秽恶，且不齿于人伦。呜呼！后生小子，可不知所龟鉴欤？”很显然，作者之意全在劝惩。这个故

事我们可以视为“过癞”故事亚型。如单就真实性而言，广东人欧苏的记载应该与山东人王椷的记载更近于现实；但就艺术性而言，善

良的“麻疯女”形象更有震撼力。 

三、道光年间“麻疯女”故事的流行 

    道光十年（庚寅，1830）刊行[9]的广东阳春刘世馨《粤屑》卷二《黑蛇》记载了一个“麻疯女故事”。《粤屑》是一本倾向于乡

邦文献方面的笔记，在著录上有些困难，《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分别将它著录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和地理类杂记之属，准确

地说属于地理类更合理一些，但这并不排除其中有一些小说故事，平步青在谈到小说情节类似时便经常提到此书[10]。《黑蛇》的故事

是这样的： 

    顺德郑太史如玉树临风，歧嶷秀异，聘某氏女为妻，亦风格。太史年十七，忽遘伯牛之疾，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非花

非柳之传染，实燥湿之郁蒸。梓里咸怜之，以为斯人而有斯疾也。例载染此疾者准其妻离异，郑恐误女，因通岳家使他适。女闻之

矢死靡他，哀歌芣苢之诗，坚守柏舟之志，父母亦顺其意，留养于室。郑常路过岳门，女每以针黹私蓄周之，如是者二年矣。 

    女一日忽见庭前有小蛇长盈尺，黑如漆，与常蛇异，所过处墨迹蜿蜒。因忆人言此疾惟墨蛇酒可愈，此非墨蛇耶？遂擒诸酒

坛中。一月后启视，其香清冽，浓如墨汁。伺郑过其门，使婢招之，谓曰：“人言墨蛇酒可愈斯疾，妾所遇之以酿酒，或者其天赐

耶？郎能饮否？”曰：“蒙卿缱绻，一饮而死，亦所甘心。”女酌而与之，瓶之罄矣，玉山颓然。行半里，醉倒荒坡青草中，日已

向晚，觉浑身大痒难忍，遍体骨节如虫钻刺，辗转反侧，滚卧翻覆于草上，至五更方少定，略睡而东方白矣。起视卧处，绿草皆焦

黄枯死，自觉手足拘挛皆舒展，骨节灵动不麻木，其满面红肿成朵处皆消。于是奔走女门告之，女喜，再与之饮，及酒尽而病痊

焉，韶秀如初。下帷发愤，即补邑弟子员，合卺之夕，郑谓之曰：“吾以为亡之命矣夫，卿诚生死人而肉白骨也。”遂相敬如宾。



夜纺佐读，后联捷成进士，官翰林，妻受诰封，人皆荣之，其乡人为言其始末如此。嗟乎！有妻若女，可以风矣。 

故事同样发生在广东，较之“麻疯女”故事四要素，只缺少“过癞”。当然故事中也有关于这种病（虽未明言，但症状与麻疯相同）的

“例”，就是“染此疾者准其妻离异”，正如“麻疯女”故事中的风俗对女子不要求当时社会最重视的贞节一样。于是坚定不改嫁的贞

节女子成为故事的重心，神奇的墨蛇也是她发现的，实际上就小说记录者的意思，是为她、为她的贞节而出现的。这个故事可以视为

“麻疯女”故事基本形式的变式，与基本形式的区别在于，染疾的是男子（而非女子），故事突出的是女主人公的贞节（与单纯的善良

略异）。民国初，林纾《畏庐漫录·吴珊》所讲故事与此基本相同，唯地点从广东顺德移到福建宁德，且女子的作用没有受到重视（只

强调男子本人“一念之善足以感召天和”），虽然文字更佳，情节也更具可信度，但偏离故事本旨。 

    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刊）卷四《麻疯女》篇也记载了同类型的一个故事，由于此书是纯粹的

笔记，所以非常简短： 

粤东有所谓麻疯者，沾染以后不可救药，故随处俱有麻疯院。其间自为婚配，三世以后，例许出院，以毒尽故也。珠江之东有寮，

曰疯塾，以聚疯人。有疯女貌娟好，日荡小舟，卖果饵以供母。娼家艳之，啖母重利，迫女落籍。有顺德某生见女，深相契合，定

情之夕，女峻拒不从，以生累世遗孤，且承嗣族叔故也。因告之疾，相持而泣。生去旬余，再访之，则女于数日前为生投江死矣。

生大恸，为封其墓，若伉俪然。番禺孝廉黄蓉石（玉阶）作歌纪其事云：……余谓此女不独于生有情，兼且造福无量，盖不欲以病

躯贻害他人也，真是放下屠刀手段。[11] 

从表面上看，这里只有四要素中的一个，就是女子的善良。但是麻疯的传染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只是没有明言。与《秋灯丛话》相

比，梁绍壬没有将奇风异俗夸张得过分，也没有采取神奇的圆满尾巴，这不仅因为他是在写笔记，也因为他务实的态度。这个故事可以

视为“麻疯女”故事的简式。 

    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有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序）卷四《南海贞女》： 

岭南患大麻疯，虽骨肉不与同居，防沾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年甫十五六，翩翩似璧人，忽患是疾，另搆山寮居之，家人间日省

视焉。其所聘室，系邑中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婿撄恶疾，女之命可知。且从一而终，妇人之道也。义不能他

适。与其养老闺帏，贻父母忧，不如相依于凄风苦雨中，少尽为妇之道，以毕余生，儿之愿也。”坚请再四，誓之以死，父母不能

夺其志，遂卒归某氏为妇。未几女亦染成笃疾，空山之中，形影相吊，闻者伤之。一夕，明月在天，四山清绝，露坐松间石上。其

夫抚之曰：“以卿丽质而狠戾至此，我之罪也。”女则毅然作色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怼？”正在凄然相对间，忽见溪中有一

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趋视之，窜入松林而没。女援头上簪志其处。明日发土视之，则千岁茯苓也。知为仙品，剖而分食之，

甘香沁人心脾，不觉宿疴顿失，疮痕全消。其父母闻而往视，不啻一对玉人相映于芦薕丛薄间，喜而迎之归，重为合卺成礼，莫不

叹为贞节之报。此事家大人闻于同年谢沣浦太史兰生，谢固南海人，盖目睹其事云。 

    在这个故事中，癞不是“过”而是“染”，更符合现实情况，但故事的中心仍然是女子的贞节。可视为这个故事可以视为“麻疯

女”故事三型——“染癞”型。当“过癞”之说广为流传后，这种形式的故事并不常见。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12]成书的吴炽昌《客窗闲话续集》是道光年间“麻疯女”故事的佼佼者： 

  蛇之种类夥矣，皆追风药也。内有乌稍蛇一种，最毒。姑苏有曹吏部，由郎中出为粤东潮州府。是邑也，凡幼女，皆蕴癞毒，

故及笄须有人过癞去，方可配婚。女子年十五六，无论贫富，皆在大门外工作，诱外来浮浪子弟交。住弥月，女之父母，张灯彩，

设筵席，会亲友，以明女癞去，可结亲矣。时浪子亦与宴，事毕，富者酌赠医金送去，多则一年，必发癞死，且能过人，故亲人不

敢近。官之好善者，设癞院收养之。 

  曹太守有弟已冠，不好学，日事游荡。戚友知此间风俗者，恒告戒之。介弟初亦不敢犯，但游观而已。一日，至巨宅前，见一

女子，国色也。不粉饰而自然，既艳丽而庄重，不禁迷恋，辗转再三，舍之不得，喟然曰：“人生几何，美色难遇，牡丹花下死，

较老耄乐甚矣。”意乃决，与女交谈，引之入室，两情相得，有终焉之志。无如弥月后，例应分拆，其父母见二人情重，不使女

知，请介弟前堂大宴，询及世家，方知为太守亲弟，屡奉府县查访綦切，勿胜惊骇。但事已如此，不能隐匿，赠以千金，送之回

府。太守以乃弟自作之孽，无可奈何，赀送回籍，俟死而已。一路毛发脱落，日见周身发痒，及家，其次兄收之，虑其蔓延，锁于

酒房下榻。嫂氏哀之，使老媪给饮食，未几，癞以匝身，奄奄一息，自知必死矣。 

  先是介弟去后，女方知其事，乃与父母为难，誓不二天，必欲同死。其父母婉劝教戒，矢志不回。不得已，以实情告。太守敬

其节义，允为作札，遣送姑苏，为弟守节，来投嫂氏。嫂谓女曰：“叔病癞，已不起矣。莫如原舟遄返，以妹品貌，何患无好逑君

子，何必恋及此泉下人耶？”女泣曰：“妾故知之，不忍郎之独为癞鬼，且女身不可二天，来就死耳，非效于飞之乐也。”嫂怜而

敬之，送女入酒房，与介弟相抱而泣。女乃遣婢仆归覆命，亲为其夫调养。 

  一日，介弟使女烹茶，未至，渴甚，循墙而起，觅饮房中，惟酒缸十余。寻至室隅，尚有剩酒半缸，以碗饮至数四，渴解而人

亦醉倒。女持茶来，扶之卧。至次日，癞皆结痂，人亦清爽，谓女曰：“此酒大有益处，日与我冷饮之，当有效。”女顺其意，每



 

饭必先以酒，半月癞痂寻脱，一身新肉，滑腻非常，眉发复生，居然风流少年矣。夫妻快慰。及酒将完，见缸底一大黑蛇，浸毙其

中，盖乌稍也。出问家人，乃知前年注酒时，见有蛇在内，是以遗弃半缸，不意为介弟起病之祥。于是夫妇相将，仍赴粤东，女之

父母及曹太守皆大悦，共出财，为谋功名，得河泊所官以终。 

  此其有一命之荣，故不死耶？余曰：“非也，粤女贞一之操，有以感召之耳！”（卷四《乌蛇已癞》） 

上面说的三个要素这个故事中都出现了，也基本一致，最明显的区别是，故事中最后患病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这实际上非常重要，因

为这种转移证明了故事前面所介绍的风俗，可以理解为，在故事的最初讲述阶段，必须以此方式才能让人们相信故事中所讲的怪异的风

俗和可怕的麻疯病。不过，强调女主人公的贞洁对故事的影响是一致的，为此作者还专门在文末加以说明。这个故事可以视为麻疯女故

事二型——过癞型。 

    实际上，在故事中让男子承担恶疾似乎比较合理，一来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个故事与那个奇特的风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像《麻疯女

邱丽玉》那样叙述，一定要在人们心目中接受了这种说法才行。二来通过男子的病变和女心的不变似乎更能突出女子的贞洁专一之心，

就像明清小说中惯有的那样，让女子牺牲青春美貌，去为了一个半死不活或者干脆已经死去的男子守节，然后赢得贞洁牌坊，去鼓励世

人，女犹如此，男应如何？最后，一次性关系在故事中不仅可以使转移病毒发生，还可以让男女纠缠在一起，有一点休戚与共的基础。 

    究竟哪个故事更可能是“麻疯女”传说的源头，今天很难推测，但一个女性的自我牺牲，从而使流传多年关于恶疾的风俗变成一个

可以叙述的语境，则是肯定的。从道理上讲，偶然治愈的可能很小，而由于女性的执着，悲剧发生的可能较大，很可能是一桩悲剧（如

《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记述的）使人们要求心理的补偿，从而造作出这个传诵多年的神奇故事。 

请继续浏览：  1  2

原文链接：点击查看>>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相关链接文章

· 东巴和东巴教

· 东巴文学的形成

· 纳西族东巴神话

· 走近鬼魅：美女与鬼源

· 民族文学研究所发展历程回眸

· “勒俄”：诺苏彝族史诗传统

· 美姑彝族口头论辩田野研究基地正式启动

· “克智”：诺苏彝族口头论辩

· 《格萨尔王传》优秀艺人口头说唱科学版本 

· 《半个世纪的<花的原野>》

专题当代论坛的相关文章

· 动人心魄的《牲人祭》

· [阿库乌雾]我们用母语与当代世界诗坛对话

· 安宁六旬翁百万字小说复活苗族记忆

· 民族文学所青年学术论坛筹备会议纪要

·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散文报告文学卷戏剧




